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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快到元宵节了。记得小时候，公社里举
行过元宵节的灯会游行。当时，我读小学四年
级，那天母亲给我做了一盏兔子灯。

兔子灯的骨架，是两个竹编的圆球。大的
做兔子的身体，小的做兔子的脑袋。母亲跟着
我做篾匠的外公学过手艺。你看，母亲围着几
个大竹片，编啊编啊，那几条细长的篾青，在
她手里熟练地交织着。时不时，母亲还会停下
来拿起一把竹尺拍打几下。啪嗒啪嗒，啪嗒啪
嗒，那声音可好听了。很快，两个圆球就编好
了，用铁丝扎在了一起。

然后就要糊纸。先要刷浆糊。母亲拿了两
根长板凳，把灯笼的骨架夹在中间，然后左手
拿着一个玻璃瓶，右手拿着小刷子，小心翼翼
地开始刷。刷着刷着，我闻到了淡淡的香。母
亲说，这浆糊里面啊，加了饭粒，这样粘性就
会更好啦。

兔子的皮肤是白的。母亲拿出准备好的
白纸，身体两边各贴一张。背部和肚子各贴一
张，然后中间空出来的部分，用剪刀剪出大小
合适的纸片，一张张补好，接着用刷子在兔子
身上轻轻地敲打。那动作，真轻柔，好像在给
外婆捶背一样。

画两个眼睛，画一只嘴巴，再用硬纸板剪
两个长耳朵，贴在兔子的脑袋上。兔子灯越来
越像了。

“为什么要做兔子灯呢？”我问母亲。“因
为你属兔子啊。”“兔子背上要贴那么多纸条
呢？”“咱们家养的是长毛兔啊。”长毛兔啊，我
知道。

长毛兔，爱吃草，还有青菜叶、花生藤和
红薯秧。可是冬天的时候，鲜嫩的青草不太好
找，母亲就在那些干巴巴的饲料上撒点黄豆
粉。“有了这股香气，天上的玉兔也得跑下来
尝一尝。”看着长毛兔埋着头吃得美滋滋的，
母亲裹紧身上的棉袄，嘿嘿地笑。

灯笼里面是要点蜡烛的。可是蜡烛在哪
里呢？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煤油灯，那是母亲
用墨水瓶自己做的。先用一根烧红的粗铁丝，
在瓶盖上钻个小孔，再找个挤空的牙膏皮剪
开敲平，包根筷子在桌上滚。抽出筷子，找一
簇棉花，搓成一条粗线，穿进去当灯芯，煤油
就会顺着棉线从瓶底爬上来。一切准备就绪，
最后，一根火柴划燃，小小的火苗蹿起，夜晚
就在这光亮中变得温暖。

没想到母亲用的是萝卜。把萝卜的尖头
削掉，中间挖了一个洞，看起来，像是半个鸡
蛋那么大，然后母亲拿起煤油瓶，轻轻地往里
面倒，看着油清清亮亮地流进去，我的眼睛也
越来越亮了。

还要做灯芯。用的是母亲缝被子的棉线。
那棉线母亲藏得可牢了，那次却给我剪了那

么长。这让我想起母亲缝被子的模样。冬天的
夜晚，两把长椅，一面竹排，铺在昏黄的灯光
下。竹排上，面子、里子、棉絮，准备妥当。母亲
开始穿针引线，来回奔忙，那些绵绵的白线，
被它缝在被子上，像一串小小的脚印，又像几
颗白色的芝麻。

“为什么灯芯用棉线做呢？”“因为棉线会
吸油啊。”“为什么棉线会吸油啊？”“因为棉花
会吸油啊。”“为什么棉花会吸油啊？”“你那么
多问题啊。”“为什么油就能点灯啊？”母亲摸了
摸我的脑袋，“好好读书，你就什么都知道啦。”

该点灯了吧。我的心痒痒的。母亲不说话，
她把棉线的线头用手指揉了几下，又轻轻地撕
开。然后母亲拿起火柴，点亮了灯芯。那火苗蹭
地一下，往上蹿起，在一缕细细的青烟里，我感
觉眼前的世界都是亮堂堂的。那只可爱的兔
子，好像突然睡醒了，猛地睁开了眼睛。

远远地，传来了锣鼓的声响。那是灯会游
行的队伍要出发了。母亲把挑灯笼的棍子放
到我的手里，对我说：“快去吧。记住，跟着龙
头走，别走岔啦。”

“知道啦。”在响亮的回答里，我看见一个
少年，拎着那盏兔子灯，冲出了家门。他的前
方有条长龙正在舞动，长龙的身上，泛着盈盈
的光，倒映在塘河的水面上。那条长长的河
岸，像母亲温暖的手臂，将他紧紧拥抱。

各地闹元宵，北仑郭巨最热闹。
那是2017年，我还在郭巨上班。正式的

巡街闹元宵活动是12点半开始，但是不到11
点，很多有利位置都被热心观众占领了。街道
事先并没有大肆宣传，但人群还是从四面八
方赶来了。凑热闹是人的天性，老年人坐公交
车来，那天上午来郭巨的很多公交车根本就
挤不上去。年轻人开车来，下了高速路口马上
就能到街道办事处，但是城内实行了交通管

制，要停到停车场里，步行入内。我姐和姐夫
是从50多公里远的海曙赶来，可惜到得晚，
只看了一个结尾。

我在现场做保障工作，感觉至少来了3
万人，比2013年那次要热闹。那次是全区的
文艺巡游，这次只是街道所有村和社区出的
节目，共有14个单位，有的村有三四支队伍。
比如南门村有舞龙、车子灯、马灯等节目，最
有郭巨特色的活动有抬阁、鼓阁、木偶响器和
跳蚤会。单群众演员就有700多人，这里没有
明星大腕，都是平常百姓。平日里他们是社
工、种花人、卖菜者、开店店主，很多都已经退
休了。但在那天，他们（她们）浓妆艳抹，穿上
戏服，来参加一场全民大狂欢。遇到熟人了，
还不忘招呼一声，实在是不方便说话，就点点
头，用眼神示意一下。

是的，这就是一个狂欢节。国人内敛，有
时候活得压抑，在这个节日可以得到释放，可
以发泄。这一天，郭巨的男女老少都披红挂
绿，呼朋唤友，潮水般地涌上街。很多店面虽
然开着门，但心思不在做生意上。不管有钱没
钱，都忘掉了忧愁和烦恼，忘掉了紧张和疲
劳，投入到狂欢的人流，加入了欢乐的海洋。

演员们在面具和浓妆的掩饰下，仿佛是
换了一个人，露出内心中童真的一面。跳蚤会
里的济公和火神都是男人扮演的，两个老男
人。济公拿着蒲扇，常常在围观者头上轻轻拍
一下，或在不经意间露个鬼脸吓唬一下。除了
举止疯癫，他还有自己的绝活，能晃动脑袋，
脖子一伸一缩，把挂在胸口的大佛珠串转得
风火轮似的，赢得满堂喝彩。叫好声越响，他
转得越快，犹如一个稚童。而演火神的演员，
穿着大红旗袍，带着墨镜，踏着高跟鞋，那小
腰扭得，比女人还要“风骚”。时不时的还要用
春桃小手挑逗你一下，用她的烈火红唇给你
一个飞吻，惹得周围人一阵哄笑。华峙村的队

伍造型来自《白蛇传》里的水漫金山那段，我
对唐僧模样的法海不感兴趣，倒是被乌龟造
型的演员吸引了。那个演员有六十多岁了，但
手上的双锤玩得像是李元霸再世。他面对镜
头很是兴奋，弓着腰、举着双锤、吐着舌头的
镜头，被摄影师拍到，我那时也刚好在其面
前。没有童心，何来此乐？

热闹的背后，是无数人的付出。街道全体
人员连续加班，还从治安大队和边防武警处
借了很多人员和器械，单安保人员就近400
人。提前2个月的各项准备，一上午的巡游路
线清场，中午11点30分不到安保人员就全
部到了现场进行保障。或是反复走动，或是原
地站立，一直到近15点人群全部散去，时间
超过3个小时。因为只设了三个表演点，很多
人没有看全，或者觉得不过瘾，就一直跟着巡
街的队伍。队伍要经过原来的东南西北四个
门，全程超过两公里，他们全程跟随。而演员
看到观众越多就越兴奋，即便累，也是要耍上
一把。其实他们都不年轻了，平均年龄超过了
60岁。看来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表演的欲
望，他们更是如此。

整个踩街活动结束了，全程顺利平安，皆
大欢喜。这半天时间里，郭巨这座有600多年
历史的千户所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这是全
民的狂欢节。

多年过去了，我甚是想念郭巨的元宵节。
曾写过这样的打油诗：

人海人山满所都，踩街欢闹写新书。
木人响器如人鼓，龙舞狮争不肯输。
老汉风骚跳蚤会，雏儿端正坐抬屋。
喧天锣鼓逢盛世，主客相询去看无。

郭巨闹元宵
□安殷

母亲做了
一盏兔子灯 □童鸿杰

那个元宵节


